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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
人，是豪放词派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
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少年得意，诗作深得
欧阳修的欣赏，年纪轻轻就入朝为官，后因“乌台
诗案”被捕入狱，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复任
后，又因与新党政见不一，被贬谪至黄州、惠州、
儋州，这中间，又经历了母亲、妻子、幼儿的不幸
去世。可以讲，苏轼的一生，仕途坎坷、际遇漂
泊、志向难达、心情苦闷，但苏轼的伟大就在于他
能直面人生、直面磨难，化坎坷为通途，从苦中作
乐、从痛中咂味，坚强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
时，虽然心情郁闷，却在公务之余带领家人开垦城
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
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苏轼被贬至惠州时把皇帝赏

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
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
长堤。为此，“父老喜
云集，箪壶无空携，三
日饮不散，杀尽村西
鸡”，人们欢庆不已。
绍圣四年 （1097 年），
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
孤舟送到了偏远荒凉之
地海南岛儋州 （今海南
儋县）。据说在宋朝放
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
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
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
故乡，“我本儋耳氏，
寄生西蜀州。”他在这
里办学堂，介学风，以
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
至儋州，从苏轼学。在
宋代 100 多年里，海南
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
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
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
苏轼题诗：“沧海何曾
断地脉，珠
崖从此破天

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
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
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
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
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
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贬谪期间，苏轼更是写下大量脍
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就有 《赤壁赋》

《后赤壁赋》 和 《念奴娇·赤壁怀古》
等千古名作。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试
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
乡”、“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
州”、“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

无晴”，都是贬谪时期的作品，无一不寄托了他谪
居时的思想感情。虽然命运多舛，几经沉浮，苏轼
始终报之以旷达的胸襟、乐观的情怀，他用手中的
笔抵挡岁月的风刀雪剑，他用不变的笑容面对命运
的变幻莫测，他用不慌不乱的脚步走完独一无二的
人生。苏轼，他的伟大不仅是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他的伟大还在于，他带给人们的人生启示和精神力
量。

生活的深处始终蹲伏着诡谲的命运，我们每个
人都有可能遭遇命运不怀好意的捉弄，是迎刃而
上、与之搏斗，还是缴械投降、束手就擒，每个人
也有不一样的态度，对此，我们无权评判对错。但
我想，人生像极了一条路，即使跌倒，即使流血，
也要继续赶路，因为别人都在走，你经历的，别人
也在经历，只要这条路上一人尚存，就没有停下来
的理由，即使迎不来最美的风景，也要让伤痕遍
身、烟尘满面的自己成为一道风景，如此，才没有
白来这个世上走一遭，这一生才不会被辜负。

多学苏东坡，人生旅途中，不论遭遇什么，不
过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一直走
下去，终将会迎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至臻境界。

（李静，六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诗文集
《静观飞花》、散文集《草尖上的阳光》等）

一蓑烟雨任平生
□ 李静

好一段时间，上班路上，我都心焦。
这条清香四溢的路，我已走了十多年。看看

麦田，看看树，拍拍花，听听鸟鸣，不长不短的
一条路，每天四趟。于我，是锻炼，也是享受。

最近，我被那一路的“城市垃圾”搅得心
堵。更心焦的是春风渐暖，路边的蔷薇花就要开
了，这一路胡乱堆放着几百辆破烂不堪的共享单
车，整个一条即将开满鲜花的人行道，活生生成
了垃圾场。

一天， 两天，天天经过。有增无减的车，横
七竖八，歪歪倒倒。

犹记去年春三月，一路走，一路花香拂衣。
那些花扑簌簌的，一朵朵一挂挂，一嘟噜一嘟
噜，挤着挨着，自墙内开出墙外，开得如火如
荼，开得恣意烂漫。它们争相绽放笑脸，接受每
一个行路人的检阅。一路走过，你仿若置身静雅

憩心的小道，红粉明艳的
蔷薇，婉转清扬，微风过
处，与你会心一笑，在你
眼里温柔着，旖旎着。

没有人能经得住花的
诱惑。蒋勋先生在课堂上
大 谈 美 学 ， 当 他 渐 入 佳
境，却发觉班上一些同学
目 光 游 离 ， 大 都 投 向 窗
外。待蒋先生观察才知，
原是窗外一树树花开，千
娇百媚。由此先生得出结
论：最好的美学，不是来
自课本知识的传授，而是
自然界里最生动的绽放。

三月，一茬茬花开，
最先亮相的是迎春，接着

辛夷报春，美人梅含笑……真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眼见蔷薇花期已到，可路边这一堆车，占据
了整个花径长廊，挡住了花的藤蔓延伸，压住了
花的枝条，甚至堵住丛丛蔷薇，束缚了枝叶的蔓
延。打眼看去，不堪入目，心底无端地起了怜
惜，为这些残破的车，更为那一树树花。

那天，一路数过，前前后后，将近有三百多
辆单车。尤以缺胳膊少腿的小黄车为多。原本是
便民的一项措施，因商家为利益所驱而接连无计
划地争相推向市场而导致过剩，导致成垃圾，污
染了城市的环境。

我得发出点声音，看是否有人来管理一下这
条道路，对花负责，为花让出一条道来。于是拍
了几张现场图，又找出去年蔷薇花开正艳的几张
图片做对比。在单位同事群和朋友圈里发了说
说。想到这墙内鲜花墙外开，墙外这一带原本不

属于单位物业管辖范畴，因而对群里负责物业的
人好半天没出来说话，也就不以为然。

同事群里有感慨的：怎么会这样？太影响环
境市容了。大多数人则缄默。也是，这小事，值
得一提吗？朋友圈里倒有不少出主意的：必须拨
打市长热线，应该投诉城管……

下午拨打了12345，接线员很热心，我婉转地
表达了意见和建议，希望有关部门能对一架蔷薇
花负责，毕竟，它们就要开了。

挂了电话，忽忽地想，那接线员不会认为我
脑子不好吧？

第二日上班，见那一堆堆杂物，依旧和花们
对峙着，心里又是一紧。自顾自叹一声，走
开。傍晚在健身房游泳结束，看手机信息有人@
我： 我物业去现场查看，虽不是我们服务范围，
但确实这些杂物停此太久太多，也造成环卫工人
清扫不便，影响美观。近日，我们将安排人员将
单车移走，卫生状态将得以改善。

今天一大早，站在办公的五楼上，居高临
下，看马路边物业工作人员正手提肩扛地将一辆
辆单车挪至一辆车上，一趟趟运走。全部搬完
后，又留下几位，将整条道路进行了彻底地清
扫。中午下班经过，看一条通达的小道，干干净
净，绿蔷薇织就的篱笆墙，茵茵地散发着清
香，一种久违了的曼妙心情，油然而生。

蔷薇蔷薇处处开，
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
蔷薇蔷薇处处开。
下午，接到了市民热线的回访。放下电话，

心里涌起莫名的感动。
（王维红，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

《心灵蓝叶》《幸福的米香》等。）

请给蔷薇让条道
□ 王维红

一弯一弯新 月新 月
□ 张道德

初春时节的傍晚，尚有微寒直面吹，但广场之内却已人如潮涌，歌声震天、舞
海翻腾，喧闹不已。我行走在广场外沿的步道上，无意驻足于里面的热闹。广场紧
邻大河，一座钢架桥牵手两岸，摇曳的灯光，婆娑的树影点缀其间，斑驳的光影在
这夜晚显得扑朔迷离。大河两岸，高楼林立，无数个灯光从无数个窗口中探出头
来，犹如天上的繁星争相闪烁着。目光越过楼顶，一轮弯月恰似一条小船，静静地
挂在苍穹之上，广场上震天的乐声丝毫没有影响月儿的定力，只管悠闲地看着云卷
云舒。我愣愣地凝视了半天，忽然觉得这熟悉的月亮似乎与我有点久违了。

是啊，我有多久没有抬头认真看一眼天上的月亮了呢！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亘古未变，而我这几十年来忙忙碌碌、跌跌撞撞于市井

生计中，黑发不知何时已挂霜花，面容渐显“古朴”之色，心态也悄悄起了褶皱，
觉得能让沉寂的内心起波澜的事不多，于是“淡漠”人生似乎成了主基调。

今晚的月亮只有薄薄的一弦宽，却清亮透彻，犹如刚出生的婴儿般新鲜，所以
又称月牙。我努力睁大眼睛，试图从这弦弯月里能够读懂些什么。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
刘欢的歌声是那么的熟悉，毫不费力地钻入耳中，眼前的这片月牙就是歌里的那个
弯弯的月亮吧。遥想当年，也曾在校园里抱着一把吉他，忧伤地唱着流行歌曲，感
动着自己喑哑的青春。如今，我的青春早已在一声叹息中随风而去，而那些年除了
混日子苦等上班外，几乎一无所获，书没读几本，专业所知寥寥，直到上班后才知
本领恐慌，随又在惶恐中拾起书本，断断续续悟些人生修业进德之道。然而身处基
层，俗务繁杂，二十多年的乡镇生涯里，常在任务完成中纠结，问题矛盾里打滚，
所有的诗和远方不得不让位于骨感、痛感的现实，忧伤的时候也只在月亮的背面寻
找一片能够独处的空间。为了缓解沉重的工作压力，曾有段日子里，每天晚上下班
之后，我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然后熄灭灯光，拉上窗帘，将月光挡在窗外，独
自面对浸入的夜色，斜躺在椅子上让思绪在黑夜里尽情地飞一会儿。那一刻，“黑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并没有用来寻找光明，只把黑夜当作了梦想的温床。
作家张承志在《静夜功课》里说：“应该有这样的夜：独自一人闭锁黑暗中思索的
夜。”那年那月的那些日子，再柔和的月光也无法抚平我疲惫的身心，似乎我的宁
静只适合在暗夜中独自享有。

看来，我与月光隔膜久矣！今夜无意中的抬头与月儿的对视，才感受到这如水
的月光洒向大地，也会让喧闹的场景陷于孤立，无声的静谧弥漫在整个夜空里，就
连那峻拔的小桥和欢畅的流水在月光下的彻夜私语，也被听得清清楚楚了。

抬头看天上的月牙儿，知道她会慢慢长大并走向圆满的，而那沙漠里的月牙
泉，似乎前途未卜。我们总是一边在希望中舞蹈，一边却又在失望中裸奔着无言的
失落和痛苦。

这个夜晚，打工的兄弟姐妹们想必已“荷锄而归”了，热闹的广场激发不了他
们的热情，困顿之下是无力抬头看月亮的，当然，他们也不会像当年的我那样在暗
夜里思索着什么，只想快点卸下满身的疲惫，以便乘着明早的月儿还在林梢之上时
再出发。

我大约读懂了
今晚的月亮，没有
嫦娥奔月的遥想，
也不想去打扰一心
劈柴的吴刚，只惦
记着这如水银泻地
般的月色。今夜，
一弯新月给无数的
人们和远方又带来
了新的希望。

(张道德，中国
散文学会会员，安
徽省作家协会会
员。出版散文、随
笔集《我心我诉》
《草木本心》。)

清明节之前，我家的电话几乎成了热线。郑
州的、苏州的、淮南的、淮北的，一齐涌向我这
个年届八旬的老哥哥的耳边。这是我的兄弟、堂
兄弟、表兄弟打过来的。询问的主题十分统一：
什么时候回老家祭祖扫墓？

六十多年前，我家在长丰县罗集之东一个叫
做朱郢子的小村庄，不算富有，却也殷实。祖祖
辈辈崇尚读书，甚至在家里还办了学堂。那个渴
求知识渴求人才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叔叔姑
姑纷纷离开家庭，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渐渐
地故乡成了记忆，故乡成了空巢。只是太太、爷
爷、奶奶的坟塚却永远的留在这个地方。未立
碑，未壅土，田园多变，世事苍桑，究竟祖坟在
哪个位置，只凭我和我的兄弟们留下的依稀记
忆。因之，与其说清明回家祭祖，倒不如说回故
乡祭奠那块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

约定的日子，东南西北的兄弟姐妹们，当然
还包括他们的儿女，或坐车，或开车，如同燕子
归巢一般地回到自己曾经栖息过的地方。

所谓的祖坟，已经是村庄后边的一片树林。
修竹正在冒笋，老树已经发枝，后生们虔诚献上
花束，尔后按辈分“一”字行排开，深深三鞠

躬，如此前走后续，已是七辈后人。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藉此，表达了我们对先人的缅怀。

千里来相聚，且作故乡游。在大家的一致要
求下，我带领他们去寻访当年我们的父辈从这里
走向祖国四面八方的那条乡间小道。

只不过一里路之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竟是
一望无际的水面，一时间，大家一片茫然。

从我们的故居向西一个自北向南的大冲。人
们从村子里去集镇，去火车站，都要从高处走向
锅底，再从锅底爬上高坡。高高低低、弯弯曲曲
的小路，走一趟下来，年轻人都会大汗淋漓，更
何况还要手提肩担。这也是乡亲们赶集、上城的
必由之路。

典型的江淮丘陵地带，农业生产全靠天收。
为了改变这一极其被动的生产局面，家乡的政府
通过测量论证，决定在大冲之北筑起一道大坝。
乡亲们硬是车推肩抬，苦战了三四个冬春，终于
筑起了一条长如卧龙般的大堤。大堤不仅仅拦住
四面八方的来水，而且还成了故乡的一道风景。
3000多亩的水面，碧波粼粼，白鹭翩翩，更有渔
舟来往，平添了诗情画意。大冲变成了水库，小
路也成了潜龙，故乡人还送它一个好听的名字

——寿子湖。旱涝保收，人寿年丰，多么美好的
寓意！

我娓娓地叙述着寿子湖的来龙去脉，一大家
人聆听着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清风拂面，浪花
拍堤，一阵阵似轻吻，一声声如呼唤，一片安静。

罗集自是要去的，不是安步，而是开车。不
大的乡村小镇，曾经是方圆几十里路的首集，不
仅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更是可以通过罗集这座
丁点大的火车站，奔赴祖国的各地。

几乎完全失却了往日的模样。那茅草房、那
小店埠、那窑货场、那铁匣店、那烧饼炉、那油
条锅，统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宽
阔的柏油路、漂亮的沿街楼、五光十色的超市、
琳琅满目的商品、窗明几净的书店、饭菜飘香的
酒家。我努力的在记忆中搜寻它们的过去，也好
让这些远道归来的家人们，留下一些老家的影像。

清明时节，带着一大家人在久违了的故乡走
上一遭，既祭祖，又春游，一个个感慨万千，时
值清明，国逢清明，几乎也成了大家的心声。

（陈频，安徽省民俗学会、乡土文化研究会
理事。著有散文集《细流无声》等三部，编有春
联集《庐阳春早》等。）

花落有 声声
□ 武梅

早就听说山南的桃花开了，一直想去看看，却一直没抽出时间。袁枚诗曰：“二
月春归风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残红尚有三千树，不及初开一朵鲜。”我想，若再
不去，别说残红三千树，恐怕连一树残红也不得见了。

待我终于下决心，丢开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繁杂琐事的时候，时令已近花
期终了。我想：恐怕我也只能欣赏残红了。真担心我会被那景伤着。

雨后初晴，煦风拂柳，艳阳惹莺。一路上，我一边默念着“只恐东风能作恶，
乱红如雨坠窗纱”的诗句，一边想象着桃花凋残破败、一片狼藉的凄惨景象，内心
的悔意阵阵涌起——何不早早亲近自然！

下了车，我慢慢地向桃林走去。路边，散栽的桃树杂于柳杨之间，桃红柳绿，
色彩分明。果不出所料，地上，已有落英散乱地卧于如茵的绿草上。那花瓣，有的
安祥，有的还调皮地顺风打着滚。虽然仍保持着桃花的粉色，但已谈不上鲜艳。细
看，个个如生病的孩子，蔫蔫的没了精神。树上的朵儿，虽依旧繁密，但大多有
残，不再是完满的五瓣。此情此景，印证了来时的担心，我很是沮丧。白居易说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各地的花期是不同的，但残红凋零的景像，
都会给人带来伤感吧！

我一边往前走，一边回想着去年赏花的情景：正值盛花期，满树的苞儿朵儿，
灿灿灼灼。远望，是大片的粉云，又如刚洗濯过的丝滑锦缎。近观，桃花朵朵争
艳，如刚出浴少女的眼睛，闪闪眨动，晶亮迷人；又像画师笔下的模特，静若处
子，好一派迷人的淑美。我在花径中穿行，花香阵阵，沁人心脾。我不由得闭了双
眼，尽情地享受被香雾托举着的感觉——欲神，欲仙。

可今年，这里虽然还是红云粉雾，但花已残，还是少了些许蓬勃的生气，多了
些许感伤的情愫。

我仍然在花径中穿行，但脚下的片片花瓣，像散落地上的石子般硌着我的脚。
在一个低矮的树杈旁，我索性坐下了，闭了眼，只让鼻子去感受那永远不会残损的
香味，满足我对有着最惹情色彩的桃花的偏爱。

静静的，花香依然扑鼻。沙，沙！我听到了一种美妙的声音，浅淡轻幽，像欲
言又止的少女的情话，我疑心是林间蹿动的小虫的动静。沙，沙，沙，沙！声音渐
渐明晰，而且很有规律，像芦笙奏出的乐音，舒缓，圆和，流畅。我睁了眼，原来
不远处走来一对老者，七十多岁年纪，很显然是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妻。从穿着和

举止看，应该是一对老知识
分子。他们互相搀扶着在林
间漫步，步伐轻柔而和谐。

老人的身影渐渐模糊在
粉红中。我起身，脚顺视线
而去。风渐止，一片花瓣落
在大妈的发间，大爷小心地
摘下，并顺手轻掸大妈的
背，动作温婉而自然。

时已近午，阳光艳艳地
穿过花枝，和地上的花瓣共
织出一幅彩锦。没想到，这
也成了一幅迷人的画卷。

(武梅，省作协会员、
省散文家协会会员、在各类
报刊杂志发表散文作品几十
万字。)





 清 明

□陈频


